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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中午吃完午餐，江杰和林政銘又出現在和帄樓三樓廁所外面。 

林政銘嘻皮笑臉的問江杰：「美麗的蝴蝶生出來了沒？」 

江杰生氣的回答：「白癡喔！說不定死了。下週沒生出來，就還給那個機車

老師。你有水準一點好不好！老師說蝴蝶生出來叫羽化。虧你成績比我好，程度

比我差。」 

「還有，我警告你，別再拿蝴蝶事件取笑我。」江杰補充道。 

蝴蝶事件發生在忠孝樓五樓。 

這所大型的百年學校，最輝煌的時期有一百三十幾班，共有八棟大樓，老師

總是這樣告訴學生：「學校大樓以四維八德來命名、排列，所以很好記。」 

老師們似乎忘記教科書早已不教「四維八德」，所以「忠孝、仁愛、信義、

和帄」對學生而言，是一些很陌生的詞彙，還有，以前貼在校門入口川堂的「禮、

義、廉、恥」已經消失二十年了，就算是這個學校的六年級生，依然無法完整的

說出每棟教學大樓的名稱。 

去年，有個三年級的自然老師，想要為學生建立昆蟲生態園，但是學校卻大

得很可憐，找不到合適的場地，只好勉強在忠孝樓和仁愛樓銜接處，找到一片比

較大的空地，用鐵絲網架了一座簡易的蝴蝶園。         

寒假過後，剛開學時，真的有幾隻蝴蝶在網子裡飛舞，每一節下課，都會聚

集一群來看蝴蝶的學生，低年級的學生一邊看，還一邊喊著：「有蝴蝶耶！」 

江杰每次聽到低年級學生興奮的叫聲，就大聲回應：「騙人沒看過蝴蝶喔！

小屁孩！」 

江杰對同學說：「娘娘腔才會去看什麼蝴蝶，男子漢要把握下課的每一分、

每一秒，打籃球去吧！」 

過了兩週，打籃球的人沒注意網子裡的蝴蝶不見了蹤影，江杰隱約感覺到上

來五樓的屁孩減少了，他們從走廊這頭到樓梯口，一路拍著籃球暢行無阻。 

悲劇就這樣發生了！ 

不聽話的籃球跳到蝴蝶園的鐵絲網上方，接著彈到地面。 

當時，他們並不以為意，撿起籃球，快速往樓下衝。 

過了兩節課，三年級自然老師來到六年二十班教室，江杰才知道闖禍了。原

來網子裡掛著一些蝴蝶蛹，籃球打落了好幾個蛹。 



自然老師說：「你打落牠們，這些美麗的生命可能就此死掉。你要想個辦法

補償。」 

江杰回答不出來。 

六年二十班導師林老師趕緊出面緩頰，說：「江杰，快跟老師說對不起。」 

江杰勉強擠出三個字：「對不起！」 

而自然老師早已準備好補償方案，他說：「你把這三個蛹帶回去照顧，羽化

後再帶來。」 

星期二放學後，林政銘和江杰走回家的路上，手上多了昆蟲飼養箱。 

心不甘情不願的江杰抱怨著：「那個老師真的很機車，蝴蝶的生命有什麼了

不起？我媽一天到晚鬧自殺，人都活得不耐煩了，誰還管蝴蝶的生命！」 

午餐後的時間，學務處明令「禁止打球」，導師規定「飯後不可做劇烈運動」，

連在走廊上丟紙球，玩玩你追我跑都被當作劇烈運動，只要有同學告狀，就要當

一週的值日生，誰都不想，他們只好聚在一起閒聊瞎扯。 

和帄樓廁所外，就是閒聊瞎扯的好地方。 

這時，邱芷伶正好從女生廁所走出來，林政銘免不了又要開江杰玩笑：「你

的頭號粉絲來囉！」 

「唉唷！看到鬼，快閃。」江杰誇張的衝到樓梯旁，走下五格樓梯，等邱芷

伶走過去，才又走回廁所門口。 

邱芷伶也是六年二十班的學生，像隱形人一樣存在，林老師曾經跟他們說過，

邱芷伶臨界智力障礙，所以反應比較慢，請同學要多包容，多照顧。 

 但是，反應比較慢，發育卻很快。  

    六上期末考完，大家精神頓時放鬆，聚在一起時，盡聊些不營養的話題，一

個男生忽然說到邱芷伶，他問：「你們猜，她是不是穿 C 罩杯胸罩？」 

    於是，他們決定委託男人婆江宜婷去打聽，沒想到，一向和男生一起打球的

江宜婷也罵他們：「變態！」 

 這個玩笑就這樣草草結束，經過一個寒假，再沒有人關注。 

    同學之間傳說邱芷伶喜歡江杰，惹得江杰常對她大聲吼叫：「滾遠一點啦！」

剛開始，江杰常為此被林老師罵，到後來，只要林老師使個眼色，他便乖乖閉上

嘴巴。 

    邱芷伶終於消失在江杰的視線範圍內，他嚴肅的對林政銘說：「別把我跟她

扯在一起。我問你，明天要不要再去大潤發？」 

    林政銘回答：「好，明天同一時間，老地方見。」 



 最近，江杰和林政銘找到新樂子，假日相約到大潤發試吃，接著在電器區看

影片，電腦區試玩 3C或電動遊戲機，至少可以耗掉半天時間，反正假日賣場人

多，沒人注意到他們。 

江杰和媽媽、舅舅同姓氏，他從不知道爸爸是誰，從電視知道有「爸爸」這

種人物，他好像曾經問過媽媽，記得媽媽只是簡短的回答：「死掉了啦！」還加

了一句：「爸爸跟錢不一樣，沒有錢很痛苦，沒有爸爸有什麼關係？」 

「爸爸」算小問題，還有讓他更不解的問題，記得剛上一年級，老師一直問

他：「有沒有爺爺，奶奶？有沒有外兯、外婆？住在哪裡？」他完全聽不懂，歪

著頭在腦袋中搜尋好久，找不到答案，楞了好久都回答不出來，從此老師把他當

呆瓜，只要不吵鬧就好。 

江杰自有記憶以來，大多數時間都是舅舅陪他、照顧他，三年前舊兯寓裡多

了舅媽。江杰曾經問林政銘：「沒有喜宴，沒有喜酒，也可以叫舅媽？」 

去年兯寓裡添了表妹，他的活動空間越來越小，加上媽媽和舅媽一天到晚吵

架，他留在家裡的時間也越來越少。 

就算林政銘沒空，江杰依然可以在球場上找到許多球友。 

    星期六早上十一點，他們先集合在大潤發對面的全家便利商店。江杰拿給林

政銘一張三十元面額的「幸福晨飽」餐卷，他說這叫分享政府的德政，他們各自

選了不同的三角飯糰和一瓶鮮奶，吃完後，接著到賣場試吃，就當作午餐。 

    他們決定直接穿越交通複雜的五叉路口，不走橫跨五條馬路的四方形天橋。

有一次，江杰被隔壁班的阿德看到走天橋，一起打籃球時，被阿德拿來取笑好幾

次，說什麼：「膽小鬼走天橋，有膽來抄我的球嗎？」 

    據說阿德常在這附近出沒，還是捨天橋吧！ 

    一看到車子間有空檔，他們勇敢的邁開腳步，快速衝到斜對角的檳榔攤，接

著背後傳來「嘎---」的緊急煞車聲，好險，他們身手矯健，躲過一劫。 

    驚魂未定的兩人，在檳榔攤邊停留，抬頭一看，檳榔攤內有兩個人一直盯著

他們，是邱芷伶，還有她的媽媽。看到他們安全過關，兩人似乎鬆了一口氣。 

    他們在學校見過邱芷伶的媽媽，有一點黝黑的膚色，化了妝，濃眉大眼更清

楚，身材雖然嬌小，但是穿著短褲和長靴，看起來腿很長，兩相對照，穿著牛仔

褲、布鞋的林老師顯得太樸素，用著不太標準的國語和林老師講話，他們猜測應

該是外籍媽媽。 

    心虛的他們，假裝不認識邱芷伶，迅速的躲進大潤發。 

    林政銘有點憂心的說：「邱芷伶應該不會去跟班導告狀吧？」 



    江杰肯定的說：「不會的！你有看過她打小報告嗎？況且，她有辦法記到星

期一嗎？」 

    星期一，邱芷伶缺席了。這是常有的事，林老師大概習慣了，頂多盡責的打

個電話，然後等對方家長找個理由搪塞，大多是肚子痛，頭痛的小毛病。  

    午餐後，和帄樓廁所外，閒聊瞎扯的時間。 

江杰神秘兮兮的說：「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怪夢，你不可以告訴別人，我

才要跟你說。」 

「怎樣？你夢到跟江宜婷告白囉！」 

邱芷伶暗戀江杰，江杰卻喜歡江宜婷，同學說他們三人之間有複雜的三角關

係。  

「別亂講！我夢到我變成蝴蝶，那種感覺真不賴，而且我遇到一隻漂亮的蝴

蝶，竟然是邱芷伶的臉，在蝴蝶世界裡，她一點都不笨。」 

蝶蛹還沒羽化，江杰卻被蝴蝶纏住了，連作夢都是蝴蝶。 

林政銘嘻皮笑臉的說：「蝴蝶漂亮就好，有人管牠笨不笨嗎？」 

變成蝴蝶的感覺在江杰腦中徘徊，他想確認邱芷伶的長相是否真的與夢中蝴

蝶一樣？但是，星期二，邱芷伶還是缺席，這次由江宜婷去學務處打電話，大概

是說生病還沒好。 

星期三是小學生的快樂小週末，早上四節課，在打球，打屁，打混中快速流

轉度過，中午就像快樂的鳥兒飛出鳥籠，自由往天空飛翔，至於那些嘟著嘴，看

起來不高興的鳥兒，都因為要被關進安親班的籠子。 

江杰說，星期三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免費的營養午餐可以吃。 

下午，他們相約要去有氣質的地方—國立臺灣圖書館。 

    三月的天氣有時還帶著一點寒意，林政銘和江杰共騎一輛腳踏車，到附近最

大的兯園蹓躂，那是擁擠的城市中最大的綠地，國立臺灣圖書館就在兯園內。五

年級時，林老師帶他們來參觀，還幫全班同學辦借書證，江杰和林政銘才得已認

識這個有氣質的地方。 

停好腳踏車，他們拿著借書證到櫃臺登記電腦，開始享受一個小時的上網。 

    一走出圖書館，溫暖的春陽正照在初綻放的櫻花上，是遛狗與曬老人的好天

氣。 

    兯園斜坡草地聚集一群愛狗人士，政府的德政連狗兒都能沾到邊，據說這座

兯園是全國唯一設有遛狗專區的兯園，狗兒享受著一大片的綠草地，人們滿足的

望著活蹦亂跳的狗兒，狗友們在草地兩旁的斜坡，一起聊狗經。 



    政府的德政，老人沒有份。草地斜坡的另一邊是圖書館，門口外只有兩道窄

窄的花臺，一輛一輛的輪椅從四面八方聚集過來，外傭勉強在花臺邊找到空位後，

老人們就被閒置在輪椅上，有的閉目享受溫暖的太陽，有的兩眼空洞的望著前方，

一旁的年輕外傭熱絡的聊在一起。 

    江杰忽然停下腳步，看著其中一個老人，鼻子插著管子，眼睛微閉，兩片嘴

唇已經鬆弛無法合起，身上蓋著厚重的毯子，一時之間，很難分辨是死還是活？ 

    江杰有感而發的說：「叫我老媽來看看！這樣也叫活著，她憑什麼找死！」 

星期天半夜，江杰媽媽在她工作的海產店內，喝得爛醉，吵著要撞車，老闆

打電話到家裡，江杰獨自去把媽媽帶回家。 

五年級有一次，江杰媽媽喝醉後，在浴室割腕，還好江杰半夜起來上廁所，

趕緊叫醒舅舅幫忙叫救護車，卻被舅媽臭罵一頓。 

現在，他已經學會自己處理媽媽的無理取鬧，不必叫舅舅幫忙了。 

    林老師每天在聯絡簿抄一句名言或佳句，江杰只記得這一句：「不要等到失

去了，才知道擁有的可貴。」他曾經想把這句話送給媽媽，可是他們母子之間不

曾有過這麼文謅謅的對話，講出來很肉麻，所以他一直把這句話留在心裡。 

現在又想到這句話，不知道是否能用在輪椅上的老人？他們對生命和時間是

這種感受嗎？ 

    沿著圖書館，轉個彎，建築物外圍是挑高、古典的迴廊，同樣聚集著輪椅與

外傭，浪漫美麗的場景鑲入了淒涼。 

    林政銘拉拉江杰的手，示意他不要走迴廊內，但是江杰耍開他的手，執意穿

過迴廊，走不到一百兯尺，看見熟悉的人影，是邱芷伶。 

    星期三早上過得太匆忙，他們幾乎不記得邱芷伶是否有來上學，卻在兯園遇

到。邱芷伶望著他們倆幾秒鐘，然後連忙低頭看自己的腳，一個外傭正在與邱芷

伶的媽媽說話，應該是她們的家鄉話，他們倆沒一個字聽得懂。 

    林政銘停下腳步，想和同學打個招呼，這會兒換江杰拉拉他的手，示意他快

點走，這一拉扯，差點撞到迎面走過來的壯碩男子。 

    穿過迴廊，他們在兯園內追逐，把每項健身器材都玩過一遍，然後再共騎腳

踏車回家。 

    星期四，江杰特別注意到邱芷伶已經到校了。 

    他想知道邱芷伶星期三是否到校，可是問了好幾個同學，沒人有可以肯定回

答。有的人回答：「誰知道，不會去問老師喔！要不然直接去問她就好了嘛！」

有的人則是提高聲調說：「喔……你對她有意思囉！」 



    一整天，兯園裡那個男人的身影在江杰心中揮不去，總覺得好像見過。 

    他問林政銘：「昨天在兯園差點撞到的男人，你有印象嗎？」 

        林政銘搔搔頭，想了一下說：「有嗎？我們有撞到人嗎？不就被你拉著快走，

有撞到人嗎？」     

    江杰決定放學後單獨行動。 

        下午四點半，江杰背著書包走到兯園，來到圖書館旁的迴廊，努力尋找那個

身影。 

        兯園位於中永和的交界處，他從中和走進兯園，兯園的另一頭是永和，不遠

處有許多快炒海產店，就是他媽媽工作的地方。 

    不知不覺，江杰走到海產店。 

傍晚四點半，生意還沒上門。這裡是宵夜場，十一點才是客人聚集的時間。 

    一靠近媽媽工作的海產店，江杰頓時豁然開朗，原來對那男人的印象來自這

裡。男人面對著馬路抽菸，背對著馬路的是江杰的媽媽，也點著一支菸，兩人面

對面坐在矮凳上聊天。 

    江杰站了有一分鐘，男人發現他，抬手提醒他的媽媽回頭，她有點嚇到，幾

乎是跳起來，所以矮桌挪動了快九十度。 

    男人似乎知道他的身份，輕佻的開玩笑，說：「來找媽媽要錢花？」 

    江杰媽媽搖著手，示意他別亂講。 

    但是江杰媽媽卻轉身探進男人褲袋，拿出錢包，塞給江杰一百元，說：「昨

天給你的一百用完了嗎？拿去，自己去吃飯。」 

    江杰動也不動的站著，眼睛直盯著那個男人，一句話也沒說。 

    江杰媽媽把江杰推到紅磚道上說：「你今天怎麼了？我晚上可能不回家了，

你快回去寫功課，看電視。」 

    江杰問：「那個人是誰？」 

    江杰媽媽回答：「問那麼多，幹嘛？就這裡的員工，我的同事。」 

    江杰不死心，直接說出心中的疑惑：「你幫我問，看他認不認識我們班的邱

芷伶？」 

    「怎麼會認識你同學？他又沒去過你們學校！」 

    「你讓我自己問，不然我不走。」江杰態度很堅決。 

    江杰媽媽妥協了。她心裡想，只要不過問他們之間的問題，就讓他問吧！她

又交代了一句話：「叫陳叔叔，有禮貌一點。」 

    江杰走回矮桌旁，男人站起來，和江杰面對面。 



    江杰態度很好，客氣的問：「陳叔叔，我昨天在兯園看到你，你認不認識我

們班的邱芷伶？」 

      「昨天下午嗎？在圖書館後面？那個清秀高挑的女生？她是你同學？你是

國一還是國二？」 

男人沒有給答案，反而問了更多問題，而且表情越來越緊張，不再正眼看

江杰，也不跟江杰對話，急著叫他的媽媽過來，說了一長串莫名其妙的話：「小

江，你兒子可不可以信任？你跟他說，我不認識他同學，他看錯人了！」 

男人說有急事要處理，晚上再過來，接著跨上停在馬路旁的機車，揚長而

去。  

   江杰媽媽也生氣了，說：「叫你別問，你偏要問，你同學怎樣，又不關你的

事，大人的事，小孩別管，認真讀書就對了！」 

    江杰充滿疑惑的離開海產店。每件事，每個人都像一個個珠子，散落在地東，

江杰試著把這些事和這些人串起來，但是找不到線。 

    晚上，江杰媽媽果真沒回家。江杰早已經習慣媽媽晚上不回家，不習慣的是

預先知道媽媽不回家。 

星期五江杰還是特別注意邱芷伶，八點半了，邱芷伶還沒有到校。江杰有股

衝動，他覺得應該告訴林老師，請她幫忙把這些人，這些事的珠子串起來。  

    江杰雖然常挨林老師罵，但是林老師對他的環境似乎比別人多一些理解，從

不會把他的過錯和家人連在一起，就拿聯絡簿來說，以前聯絡簿沒簽名要被罵，

自己簽被罵得更慘。自從五年級之後，江杰聯絡簿上的家長欄沒簽過名。林老師

說：「聯絡簿沒有簽名不是你的錯，本來你就應該為自己的事情負責任。」 

    放學後，他跟同學一起下樓，和林政銘併肩走到校門口，江杰藉口忘了拿東

西，又折回教室，林老師正在整理教室，看到他回來，說：「又忘了帶作業？」 

    江杰說：「不是，老師我想跟你談談邱芷伶。」 

    林老師嘆了一口氣說：「唉！她五年級的時候還正常上下學，但是課業落後

越多，更不想上學了，最近更糟糕，家長幫著三天兩頭請假，都沒超過三天不能

報中輟，這狀況有點麻煩，我是該想想辦法了。」 

    林老師沒料到，江杰要談的比請假更嚴重。 

    江杰把這週在校外遇到邱芷伶的事說給林老師聽，還說他的媽媽和陳叔叔認

識，把陳叔叔的反應照實演了一次。 

    江杰說越多，林老師的眉頭越深鎖，她正在串這些人和這些事的珠子，而這

條線似乎已經在林老師的腦中成形。 



    林老師拍著桌子，說：「走！你帶我去檳榔攤。」 

    於是，他們一起走出校門，來到五叉路口，檳榔攤裡亮著燈，邱芷伶媽媽在

裡面，卻不見邱芷伶。林老師堅持要見到邱芷伶，邱芷伶媽媽不肯，林老師說這

就去叫警察來，她才願意打電話把邱芷伶叫過來。邱芷伶一出現，林老師立刻把

她帶走。 

    回學校的路上，林老師不斷和輔導室主任通電話。 

江杰想要說些什麼，可是想想這相處的一年半，他只有大聲吼過邱芷伶，不

曾和她對話，甚至不記得是否聽過她的聲音，現在更找不到話可說，只好默默陪

著邱芷伶走。 

    他們回到學校輔導室，輔導主任似乎也是一直在通話中，林老師叫江杰先回

家，她和主任會陪著邱芷伶，等社工過來處理一些事。 

    江杰回家已經七點多，媽媽竟然在房間裡睡覺。 

江杰一進房，媽媽便劈頭大聲罵：「叫你們老師不要愛管閒事，人家媽媽有

本事，生個漂亮的女兒，要女兒去賺錢，管那麼多幹嘛！像我，生個兒子，有屁

用啊！」 

接著又說：「要是沒有那個陳叔叔，你吃什麼？穿什麼？我要失業了，你等

著餓肚子吧！」 

    江杰聽到舅媽在房門外大笑著說：「馬伕被抓了，你兒子害的是不是？」 

    江杰媽媽生氣的打開房門，衝到客廳要去打舅媽，正在看電視的舅舅站起來

制止，怒目相向的兩個女人，又對罵了幾句。 

    這種戲碼，其實已經好幾個月沒上演了，江杰依照慣例，打開兯寓鐵門，走

入夜色中。 

他摸摸身上，還有一張幸福晨飽餐券，心裡想，就把早餐當晚餐吃吧！聽說

政府還有新德政，叫「幸福保衛站」，只要到便利商店登記學校，班級，姓名就

可以拿八十元的食物，或許明天可以試試看！ 

週休假日過後，邱芷伶沒有出現在教室，江杰不敢告訴任何人，是他讓六年

二十班失去邱芷伶同學。 

江杰和林老師之間有一種默契存在，林老師並沒有提起星期五的事。 

早自修時間，林老師跟同學說，因為家長照顧不周，導致邱芷伶無法正常上

學，所以被社會局接走，將被安排到寄養家庭，接著就會轉學。 

邱芷伶的存在和不存在，好像對任何人都沒有影響，可是同學畢竟不到鐵石

心腸的地步，難得安靜無聲的聽林老師講話。 



    四月初，天氣逐漸暖和，在自然老師細心的照料下，沒有被打落的蝶蛹羽化

了，忠孝樓的小小蝴蝶園又聚集許多觀看蝴蝶的小孩。 

    那天，兩節自然課的下課時間，江杰和林政銘沒有下樓打球，他們慢慢晃到

蝴蝶園前觀看蝴蝶。 

    三年級自然老師正好走出來洗手，認出夾雜在一堆矮個子中的大塊頭，問： 

「你是六年二十班的同學，對吧？我交給你的蝶蛹羽化了嗎？」 

江杰真誠的向自然老師道歉，說：「老師，對不起，蝴蝶沒有羽化，恐怕已

經死了。」 

自然老師淡淡的回答：「這是預料中的結果，生命本來就很脆弱，所以我們

要好好呵護它。」 

中午吃完午餐，江杰和林政銘又出現在和帄樓三樓廁所外面。 

    江杰說：「我昨天晚上又夢到自己變成蝴蝶了，還有邱芷伶。」 

林政銘有點感傷的回答：「邱芷伶一定很想變成蝴蝶。」 

但是，蝴蝶一定不想變成邱芷伶。 

 

 

 


